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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客家文化魂》体
现 了 作 者 深 沉 的 人 文 情
怀。人文情怀除了对人的
存在、尊严和价值寄予关切
外，还表现在对人所创造的
人 类 文 化 精 神 成 果 的 珍
视。《东江客家文化魂》的人
文情怀正是在发掘探寻东
江客家文化精神传统上得
以体现的。

《东江客家文化魂》以
东江客家文化为叙写对象，
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创新意
识。客家文化研究的论著
可谓汗牛充栋，钟文典主编
的《客家区域文化丛书》更
是涉及世界各地的客家文
化，如中国的广东客家文
化、广西客家文化、福建客
家文化、台湾客家文化、香
港客家文化，国外的新加坡
客家文化、马来西亚客家文
化、印度尼西亚客家文化，
等等。此外，各种分门别类
的研究也数不尽数，如客家
文化起源、客家文化精神、
客家民俗、客家语言、客家
围屋，甚至是客家文化地
理、客家姓氏堂联等。但目
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专论东
江客家文化的专著。只有
些略论文在论广东客家文
化时稍有涉及。东江文化
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但并没
有对东江客家文化专门研
究。《东江客家文化魂》以东
江客家文化为考察对象，从
中原文化传承、宗师经典、
铭文印记、宗教影响和启蒙
教育培养五个方面探讨其
文化渊源和文化特征。可
以说，为东江客家文化研究
开了一个好头。

《东江客家文化魂》的
文体特点鲜明。陈雪先生
把它概括为学术性和文史
性的散文随笔，强调的是学
术性与文学性的融合。如
果简化一下的话，可以说就
是学术性随笔。如作者自
己所说，即是创作——认知
感悟与学术——建基于史
料基础上的文化考察——
的结合。《东江客家文化魂》
以个案探讨的方式实现其
文化考察。这些个案或为
历史文化人物，如赵佗、韩
愈、苏轼等；或为传统文化
典籍，如《论语》《道德经》
《心经》等；或为文化遗址，
如佗城学宫考棚、冲虚观、

文武庙、福源寺等。个案考
察的好处在于深入实质而
又生动具体，好读而又让读
者印象深刻，有助于避免空
洞无物，因而是很有意义
的。将来如有可能还可以
一篇篇扩充，一篇篇发表在
文学或学术期刊上。

《东江客家文化魂》通
过个案考察，在儒释道融合
中对东江客家文化的根和
魂作了挖掘与概括。在作
者看来，东江客家文化的根
乃是具有原创性和根源性
的中原文化，因为“客家主
体构成来自中原的移民”，
中原移民文化也随之“转
迁”南移。黄遵宪所谓“方
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
代前”就是明证。而魂则是
由家国情怀、崇德尚义、自
尊自强、勇于开拓、舍身殉
道等文化精神因子所构成
的独特的东江客家文化之

“精魂”。作者在儒释道的
融合中解释东江客家文化
精神传统，认为在中原文化
的基础上，儒家的积极进
取、道家的自然放达和佛家
的“灵性禅修”共同塑造了
东江客家文化之魂——这
一探讨不仅视野开阔，而且
还有所创新。如殉道精神，
就是作者祛除以往研究遮
蔽后的新发现。作者对东
江客家文化的根和魂的挖
掘与概括富有新意，为学术
界进一步探讨提供了逻辑
起点。

《东江客家文化魂》是
一部创新程度较高的学术
随笔，因而有必要从学术的
角度提一些建议。东江客
家文化是一个新的提法，正
因为新，就需要对其作时
间、空间和内涵、外延上的
科学界定。在此基础上，再
去探求东江客家文化与其
他地域客家文化的区别，以
确立前者的独特性。另外，
该著有意识地从儒释道融
合的角度解释对象，从而获
得了宽阔的视野和一些新
的发现；但与此同时，还应
该深入思考这种融合在东
江客家文化精神因子中的
具体呈现。如此，则不仅有
助于进一步弄清东江客家
文化精神与儒释道的内在
联系，还将加深人们对东江
客家文化特征的体认。

“ 夏 气 重 渊 底 ，春 光 万 象
中。”春与夏比邻而居，挨得极
近。明明江南江北的人们尚在
忙着探春、迎春，谁知转眼便到
了惜春时候，海棠谢尽，柳絮飞
尽，立夏稳稳地登临人间。

立夏倒过来读就是夏立，夏
立春走，这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规
律。当春天随着零落成泥碾作
尘的花花叶叶成为过去的时候，
夏天披着锦袍趁着暖风降临在
草木之间，与每一座山、每一条
河、每一阵风、每一场雨友好地
打着招呼。

书上称立夏为“迎夏之首，末
春之垂”，算是对它的身份进行
了界定——它是夏的使者，也是

春夏交接的见证者，或许还兼任
着司仪官的角色。春走了，作为
友邻，总该送一送吧。于是，蜻
蜓，蝴蝶，青蛙，蝼蛄，蚯蚓，都来
了。风起处，尽是依依别离情。

“天地气交，万物华实。”虽
然有些花渐次落去了，但立夏时
节的风光还是极好的。

远山之上，佳木成林、青梅
结子，南风吹来草木的芬芳，那
起伏连绵的诱人香气，让鸣啭的
黄鹂鸟都忘记了歌唱。比起其
他季节，这个时候的动物是最活
跃的，众多的飞禽走兽在山林里
横冲直撞，吓得胆小的动物在草
丛里瑟瑟发抖。山间的溪流里
有石蟹、鱼虾，还有许多不知名

的小虫子，自由自在地抖着腿、
吹着牛，甚是惬意。

河湖两岸，樟树、柳树夹道
而立，不管近看还是远看，都是
蓊蓊郁郁的，所谓的“绿秀江南”
便是指它们而言吧。河里的鱼
肥而鲜美，无论用来熬汤还是红
烧，都十分美味。当然，它们在
水里无忧无虑地甩动尾巴的样
子，也很美。

稻田中央，能从入夜时分一
直聒噪到黎明破晓的青蛙，白日
里倒是安静得很，停止了无休止
的吐槽和谩骂，只是偶尔怯怯地
嘟囔两句。几只长腿白鹭歪着
脖子啄食着水中的稗草和小鱼，
仿佛经验丰富的老农精心地耕

耘着自己的田地，待肚皮填饱，
忽而拍拍翅膀，仰天飞起，颇具
仙侠风范。洞里的黄鳝趁人不
备，从田埂下探出脑袋，在稻与
稻之间游弋。

这就是立夏，这就是立夏的
草木虫鱼。

而在农村里，也有一些特定
的习俗。在我小的时候，大人们
通常会准备一杆大木秤，给村里
的小孩子称体重。那时，我总以
为他们是想让小孩知道是不是
比去年更重了一些，如今想来，
理当不是这个原因。称体重的
时候，抬秤的人一边拨动秤砣，
一边振振有词地说着“秤花一打
二十三，小官人长大会出山”之

类的吉祥话。“出山”在我们那儿
就是有出息的意思，想来，立夏
秤人，不过是借着秤表达大人对
于孩子的祝福罢了。如今，这些
习俗早已被人遗弃。但立夏还
在，回忆还在，人们对于美好未
来的向往就永远都不会消失。

除了称体重，立夏还有吃立
夏饭、立夏蛋的习俗，在我生活
的江南水乡，蚕豆也差不多于此
时成熟，用来下酒或者零食最适
合不过。人们将蚕豆从地里摘
来，用水洗净，撒上盐，在高压锅
里煮上几分钟就可以吃了。细
细咀嚼的话，还能从中品出几许
甜意。这滋味，比接连做上三五
日美梦尤佳。

立夏的草木虫鱼立夏的草木虫鱼 □潘玉毅

母亲在医院的二十天里，就一
直念叨着回去赊几只麻黄鸡养，山
里的空气好，我家后院就是土丘，
肆虐地长着草籽曲麻菜，盘扎着蚂
蚱、螳螂等虫子，鸡崽吃这些原生
态的东西肉美味鲜。我和弟弟不
想让母亲养鸡崽，一来她刚做完左
眼眶血管瘤手术，需要静养康复一
段时间；二来乡下养鸡的人家很
多，年末去选两只送人或者自己宰
杀吃不就得了？鸡崽从巴掌那么
大到五六斤重，不仅是粮食喂出来
的还耗费母亲无数精力和心血。
母亲见我们反对，嘴上不说了，可
我知道，她会一意孤行。

果然，回家一周后，母亲到邻
村洋柿子家赊了十只麻黄鸡，赊
鸡崽之前母亲看了日子说是双数
日子赊鸡崽长得快，没有病灾
的。赊鸡崽在我们北方是一种习
惯，不是掏不出钱，而是卖家为了
招揽生意使用的一个手段。

一大群黄彤彤的鸡崽儿活跃
在铁丝箍成的笼子里，拳头大的
体积，握在手中软绵绵的，像一团
棉花，也不挣扎仿佛呆傻一般，唧
唧唧笑着。女人们喜欢来洋柿子
这里赊鸡崽，主要是货真价实。
麻黄鸡很小的时候分不清雌雄，
洋柿子就帮人挑好，并承诺假一
赔十。都是乡里乡亲的，赊账到
秋后即便出现误差，谁也不会耍

赖，顶多让洋柿子再无偿赠送一
只鸡崽儿。

母亲将鸡崽盛在竹篮里拎回
家，边走边和它们亲切交谈，好像
面对的是她的儿女。在母亲心
里，幼小的鸡崽同自己的孩子没
什么区别。

乡下有的是苞米秸秆，每年
开春父亲都剥几捆子立在偏厦子
内，等菜园子地皮吐出绿油油的
苗苗，夹一层密密实实的栅栏，遮
挡鸡鸭鹅进园子偷吃。五六月天
气闷热，鸡崽放屋里恐怕高温伤
热，母亲找来棉槐条把苞米秸秆
串成一个长方形的笼子，上面串
一只秸秆盖子，笼子底铺一块干
净的布供鸡崽歇息睡觉。

母亲是闲不住的，鸡崽住到
家里，她寸步不离。鸡崽的待遇
不错，洋柿子说不许给鸡崽喝凉
水，不能给鸡崽囫囵菜叶吃，鸡崽
一个月大消化系统稚嫩，注意它
的胃脾。母亲便准备了一个木头
菜墩，院子的青菜没下来，她就提
着土篮子去田野挖蒲公英、苦菜
子，在门前河套洗净泥沙，堆上菜
墩剁成菜泥搅拌在小米里，鸡崽
吃起来不至于涨肚子。

我回来探望父母，一入院落，
就见母亲的身后追随着她的鸡崽
们。母亲为了确认鸡崽的习性，
给它们一个个都取了名字，什么

二锅头、三丫蛋、狗剩子……她在
台历扉页上给鸡们做了成长记
录，比如:六月六那天，四坨儿不
精神，服了一片土霉素好多了；小
喜鹊身上起痱子抹了皮炎康也无
大碍……母亲读过四年书，有的
字不会写就画个圈圈代替。

中秋节我没回去，给母亲打电
话时，她的声音听起来很低沉，一
追问原来鸡崽病死三个，还剩七
个。母亲着急上火，牙床肿了，我
本想埋怨她几句，欲言又止。母亲
生病住院的那段日子，我经历了许
多，也在努力改变自己。在母亲的
余生，我只想和她老人家好好说
话。虽然她外表没有流露软弱，但
我清楚母亲的内心很脆弱。坚持
养鸡的动力一方面来源于住在城
里的儿女，另一方面是母亲住的这
家医院，是爱人的一个工友介绍
的，母亲觉得亏欠人的总要还上。

何况母亲在四十年前做结扎
手术时，吃凉鸡肉伤了脾胃，再也
不吃鸡肉了。

我安慰了母亲几句，人有生
死，别说小生灵们，顺其自然吧。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
不寻思了。撂下手机，我和经理
请了几天假，回去收割庄稼，顺道
也把赊鸡崽的钱给洋柿子，她家
就在车站不远，孝敬是以行动来
诠释，不是泛泛而谈。

乔迁新居后，原来的房子已
很少回去了，可我一直都甚为挂
牵，因为多年来积攒的书籍都还
堆在那里。这里面，有些是我早
年间精心挑选的倾心之作，也有
不少是国内文朋诗友们的所赠之
书，一摞摞的报刊更是编辑老师
和各地读者寄来的样刊样报，是
我写作生涯最直接的“物证”！可
惜的是，由于空间上的限制，我实
在无法将其一股脑都搬到新家，
只能时不时地故地重游一回，随
手翻翻，掸掸尘土而已。

这天，我又一次去看望它们，
刚到院门口，就见一位收废品的老
大爷正乐呵呵地蹬起三轮车往外
走。我朝车厢里瞥了一眼，顿时惊
呆了，里面一摞摞的图书报刊竟是
我书房里的！原来，“勤快”的妻子
瞒着我，对凌乱不堪的旧房子进行
了突击清理，准备租出去贴补家
用。这堆在妻子看来毫无利用价
值的“垃圾”，就我而言却是宝贝疙
瘩一般！我赔上笑脸，又多付了二
十块钱，好不容易才让老大爷不情
愿地把书籍从车厢里卸了下来。
妻子见状很不高兴，虽同意暂时留
存，却也下了最后通牒。

该如何给这些“离家弃子”们

找个归宿呢？把它们一股脑儿全
卖给废品站？我不舍得也决不答
应！送给相熟的亲友？跟我志同
道合的文友，大都也是我这般情
形，哪里还有空间容纳，送给其他
人，难以物尽其用不说，只怕还会
被谤上居心不良“送书（输）”予人
的恶名！跟妻子理论一番，争取
它们的“继续居留权”？妻子早就
对此颇有怨言，今日所为非一时
兴起，既然已经将它们扫地出门
了，未必肯听得进去，再则即便答
应了又能如何？只不过是尘封在
书柜和皮箱里，码得整整齐齐，一
直默默“终老”下去罢了。

我思来想去，未能找到解决办
法，索性去街上闲逛。逛到朋友开的
超市时，我盯着他门口的两节闲置柜
台，忽然冒出一个想法：若是在这里
设置一个自由取还的免费“书摊儿”，
不就能让旧书换发新活力了吗？朋
友听完我的想法，当即表示同意，“咱
这一片儿好多年没有书店了，我这就
收拾收拾，添点文化味儿！”得到朋友
支持，我非常欣慰，赶忙回家去妻子
手下“抢救”书籍，来回数次，按类别
摆在柜台和毗邻的货架上。

到了晚上，我在本地文友群
里吆喝：“旧书置换，让我们搭建

一座流动图书馆吧！你是否有过
这样的想法，用自己读过的闲置
的书籍，换取未读过的喜欢的书
籍？以漂流瓶的方式，得知是那
些人换取了自己的图书，并得到
与他们相互交流的机会？”然后，
我又详细写明：你只需用任何一本
大体完好的图书或报刊，在“我们
换书吧”活动区域，自行挑选换取，
并在记录本上登记相关信息即可，
你提供的图书将自动流入“我们换
书吧”的书刊库，以此循环，一个免
费的交流平台为你搭建！

这一倡议，很快得到了大家的
积极响应。特别是文友们，纷纷表
示要将自己的藏书捐给“我们换书
吧”活动，这令我感动不已。与其让
自己闲置的书籍，废纸般尘封在橱
内案底，还不如拿出来跟他人分享
阅读中的趣味，说不定还能换取一
本倾心已久的书刊，何乐而不为呢？

两天后，朋友给我打来电话，
说换出去一本书啦！言语间，比
他超市第一天开张还要激动，而
我的心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真
切希望，仓促搭建的“我们换书
吧”，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流动图
书馆，搭载上越来越多的读者，并
给大家带来发自心底的愉悦。

山间一泓清流
流向一个人心底
风中伫立的人
心底涌动的
是寒湿还是暖意

风中吹来一叶翠绿
以缠绵的姿态
漂浮在怀恋的韵律里
伫立不舍的人
苦苦等待的可是春消息

只要流水不枯不竭
只要清风吹进心底
牵挂和爱恋
就可以伴千万片树叶
静静流向你

属于你的生活
可否盈溢着
爱的梦幻 以及
一泓清流的洁净诗意

四季轮番登场的食材，
当以春天的最令人痴迷。
瞧那长短深浅，满眼的绿，
各有各的韵致。眼看到了
晚春时节，至为讨人欢心
的，就要数蚕豆的清香了。

蚕豆，因“豆荚状如老蚕，
故名。”又叫胡豆、佛豆、罗汉
豆，吾乡也称“寒豆”。然就江
南一带而言，称之为“蚕豆”，
似乎亦有道理。农历三月、四
月，本就称为“蚕月”。

印象中，蚕豆在吾乡农
作物中的地位并不高，通常
没 有 属 于 自 己 的 特 定 田
亩。那些田埂的边角处，才
是它们的生长天地。种植
方法亦简单，无需翻地，只
要用锹在地上打个口子搁
点底肥，再丢上种子，用脚
一踩就好。

无需几日，下种的缝隙
间便有豆芽露白，渐渐钻出
地面，生出几片嫩绿的豆叶
来。此时的天气已十分寒
冷，豆苗经受霜冻，根则在
地下积蓄着力量。待到来
年春上，苦熬了一季的它
们，终于在南风中排列成行
了。

蚕豆的花，有一种浑然
天成的美。那白色的花瓣，
紫色的经络微微带有红晕，
黑色的芯，半隐于碧青豆萁
上，无需雕琢，透露着素雅

的田野之气。然农人似乎
没有多少欣赏的心境，花开
有果，荚成有实，他们只盼
望着蚕豆能结得更多一些。

节令跨过谷雨大步流星
走向立夏，原本粉润的花瓣
枯黄抖落，露出了细长豆荚，
掩在绿叶间，又嫩又鲜。用
手剥开来，一层纤嫩的豆衣
裹着两三粒面如满月，顶着
弯弯小眉毛的豆粒宝宝，憨
态可掬地躺在豆荚内，像极
了无锡泥人大阿福。

作为农家天珍，带着露
水的新鲜嫩蚕豆，自古便让
无数食客为之折腰。范淹
桥在《茶烟歇》中曾这样描
述：“如在初穗时，摘而剥
之，小如薏苡，煮而食之，可
忘肉味”，足见其味之美。

只是，嫩蚕豆的吸引力
保持时间太短，几乎一天一
个面孔。立夏后，雨水充
沛，光照日趋强烈，用不了
五六日，蚕豆表皮就会变
老。此时，炒蚕豆时，可将
皮剪开一个小口，以便让味
道更易渗进去。

再过个一星期，豆荚逐
渐带黑，蚕豆便彻底老了。
烧出的蚕豆，会像五香豆般
豆皮皱起来，且不开裂。但
在好吃而又聪明的乡人看
来，即便是这样的老蚕豆，
仍能将其可人滋味，无论季

节地延续下去。那就是将
豆粒去皮后，得到的一种叫

“豆瓣”的美食。为了区别
另一种用干蚕豆发出来的
豆瓣，便称其为“新豆瓣”。

碧绿深青的新豆瓣，有
着板栗肉的质感，煮熟之后，
酥裂，呈现柔和的光色。将
之配以开春时腌的新雪菜，
炒成雪菜豆瓣酥，算是蚕豆
谢幕前的精彩亮相。

先将豆瓣煮酥，再用足
量的猪油炒透，边炒边用铲
子碾压，使之成泥，不能有
块状。而后把切细煸透的
雪菜，与豆泥倒在一起，加
些水，放点白糖，炒匀即可
盛盘。

“青蔓牵衣细草长”的
暮春傍晚，熏风吹拂，给人
柔糯的感觉。于这样的季
节，晚饭餐桌上要是有那么
一盘酥烂如糜的雪菜豆瓣
酥，是颇为惬意的。

用调羹舀着搭饭吃，那
种鲜而不咸，肥酥开胃的风
味特点，让人眨眼间将一大
碗饭送到腹中之余，兀自长
久慰足于唇齿间残留着的
雪菜和豆瓣的原野清芬里，
甚好甚好！

至于另一种剥出来颜
色发黄，失去春天之魂的豆
瓣，固然也能炒豆瓣酥，就
是味道不及新豆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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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渊源，都来自老师曾
经想出让给他的那张宋琴。

那年春天，小马跟着老
师练习古琴已经两年，老师
称，该教的弹奏技术他都教
了，底下就靠小马去悟。他
们不再是师徒，将以琴友相
称。为了给徒弟留个纪念，
老师打算把珍藏的一张宋代
古琴让给他，不过，这不是
赠予，古琴界有“琴不能赠，
须焚香延请”的说法，老师
要他出1000元来“请”。那
是上世纪 80 年代末，1000
元正好是小马一年的薪水，
他刚工作不久，拿不出这笔
钱，加上看到那张宋琴已经
像迟暮的美人一样，模样枯
暗，音色发闷，就更觉得买
来不值。他婉拒了老师的好
意，从乐器行买了新琴，演
奏《十面埋伏》向老师作别。

老师倒没有觉着尴尬，
只是说：“你的琴曲，杀气还
是太重。就算到了四面楚
歌的时候，霸王心中的那股
慷慨沉郁之味，还是有的。
欢迎你有空回来弹弹这张
宋琴。”

老师将宋琴取出，原样
弹了一曲《十面埋伏》，小马
心下已经后悔了。他发现，
新琴的音色虽亮，却是薄
的，远不如宋琴的音韵那样
淳厚又清鲜，“好像嘴里含
了青橄榄一样回味无穷”。

一别宋琴悔如海，之
后，小马攒了钱就去试琴、
买琴，感觉乐器行里没有一
张琴有那张宋琴好。再让
老师出让？小马可开不了
这口，他也是犟人，从旧书
摊上找到三本有关斫琴技
艺的书，就开始尝试自己做
琴。这件事谈何容易，书上
说：“能弹半曲平沙，方可斫
琴。”意思是操琴者要能将
古琴名曲《平沙落雁》开阔、
悠远、灵动的韵味弹奏出
来，方有资格斫琴；因为，一
架古琴有 137个发音点，斫
琴时，须凝神静气，屏息聆
听，从木胎中找到这些发音
点的准确位置。不像古筝
是一弦一音，古琴是一弦多
音，音位就像人身体上的穴
位一样，不通则痛，弹出来
的 音 会 让 人 说 不 出 地 难
受。斫琴人从选材开始，就
要为古琴的“金石之声”负
责。通常，木材的陈放晾干

越久，里面的有机质被统统
转化，木质越松，声学上的
共鸣效果越好。小马那些
年跑过皖南的无数祠堂、庙
宇、民居，就等着人家翻修
房屋时，把拆下来的梁柱折
价卖给他。有一次，他到一
所偏远的庙宇借宿，里面僧
人的生活很像汪曾祺笔下
的《受戒》。当晚听到钟磬
之声格外悦耳，特意跑去瞧
了一眼撞钟的木头，这一瞧
不要紧，小马心跳如鼓——
那是一个好琴胎！费尽周
折，终于说服庙里的方丈把
那截撞钟的老木头给他，他
负责给换上新的撞钟木，并
给寺庙添了两只挑泉水烧
茶的木桶。

那年头，习琴的人不
多，斫琴更是濒临失传的技
艺 。 一 切 都 得 靠 自 己 琢
磨。辨择良材、刨削琴腹是
最具决定性的一步，彼时，
小马废寝忘食，每刨削一点
点，都会反复轻叩底板与面
板，贴耳谛听，感知发音点
的准确位置，就好像在聆听
秋后的鸣虫，在震动哪一根
触须。接着，将调好音的面
板与底板相合试音，选振动
最均衡，回响最圆融的配
之。再经过修酌琴形，数次
上胎、收刮、水磨，琴体立起
来就颇像一个风度翩翩的
佳公子了，微微颔首，颈项
秀挺，肩腰线条圆转而富有
动势。经历上百次的抚摸
与校正，基础打好了，上弦
后令琴音坚实处如敲金击
玉，松散处如芭蕉拂尾，才
成为可能。

30多年的斫琴旅程，让
今天的老马气息和顺，眉目
间不染一丝喧嚣。三千多
年来，古琴都是以独立君子
的才情风骨出场，不入歌
厅，不入酒肆，不去应酬场
合。如今老马也沾染了这
种“琴癖”，他已经收了关门
弟子，除了教学、斫琴，回家
只是饱览碑帖、字画，还会
反反复复看马尔克斯的小
说。作为斫琴人，他竟从
《百年孤独》中品出琴韵，这
也是一桩奇事。徒弟跟着
学了两年半，问他：“师傅，
我啥时可以独立斫琴了？”

老马淡淡回应：“你已
经可以出师了。可我，还得
回去弹弹那张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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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渐成军。南风提
供运兵车

鸟羽，蝶翅，绿叶
提升的水道，不再适

应战时需要
太阳未扎紧的火药包
漏气、泄光
谷物的种子乘机弹出
百孔的土地，沦为粗

细不一
根须的奴仆
各 路 绿 植 ，手 持 木

剑，任性出击
胜与不胜，都是
向往寰宇的努力者所

无悔的
预警层面
雨水与贵如油的表述
越发贴近。心境取一

缕粥锅的香
将节令编组的鸟啼
织 进 文 艺 麦 草 辫 儿

——
“雨生百谷，清净明

洁，谷得雨而生。”
继而蓑笠回归
绿叶、蝶翅、鸟羽……

翩翩舞出
丰登之美，琴瑟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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